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欲望之城


1.

第一次见到女巫Crystal Lee是在一场奢华的游轮宴会上。

那是在春季时装展之后，聚集了一些尚未散去的业界人士和本地贵族，是一场烟花般短暂而绚烂的聚会。

女巫带着她的太子从宴厅那硕大的水晶吊灯下经过，长裙如水。我的目光不得不跟随她穿移。

她是这里最有名的时装设计师。她的作品充满了魔幻、超脱之美，仿佛非人间之品，无人可愈越。也许正是因此，她才被人称作女巫吧。

然而她的眼神迷离，如湖水般优美，长发微微波浪，颈上数十串珍珠。如果在发上戴一圈花环，她便是好莱坞童话电影中的仙女。

她的太子也极著名，因她总是喜欢将他装扮得十分特别。他今日亦是如此，极短的皮短裤，令他裸着修长的两条脚，居然赤足，左边的足踝上戴一圈细金链。走过去，才发现他的后腰是全裸的，短裤在后面开了一个倒三角的缺口，令他完全裸出腰至臀的开始隆起的曲线。那里被纹上了一朵玫瑰。他的上身披缠着一条长长的黑色镂空的羊毛披肩，她们从我身边经过，他的左耳沿耳廓镶了一圈钻石。

这么奇怪的装扮，但是令人窒息的美。

她坐下来，他便屈身跪在她的身边，脊背挺直，但目光低垂，姿态温驯却不失高贵。

我便跟随朋友们携着酒杯过去，向她祝贺展会上取得的奖项。她淡淡微笑，望着你的时候表情安雅犹如湖边仙女。声线轻柔，带着磁性，梦幻般的吐露出字句。呵，世上居然有这样的女子。

之后我每次回想起最初见到她的情景，总感觉是在飘浮着薄雾的森林清早。实则是在女王号游轮上，那是这座滨海都市最奢华的游轮。但是后来我再有机会上去，却发现那里也不过如此。是女巫的迷魔般的魅力令它瞬间绚烂。

又见她是在另一场时装秀上。

我入场时她的秀刚刚结束，被男模特们簇拥着走上台前谢幕。她给她的男模们裸身粘上粉红色的绒毛翅膀，头顶戴着粉色的绒圈，像表情冷酷的天使。

我从不知道男人可以这样的美法。经她的手，他们的美仿佛超脱了人间以及性别。她站在T台中央淡淡地微笑，仿佛并不知道自己带来的美惊世骇俗。

于是我在后台的通道等她。我知道她一定会躲避记者而提前离开。她抱着花束转出来，太子跟在后面。我便走过去递上名片。

她抬起头望着我，声音柔美如深夜的电台主播， “我记得你，anna . ”

“对不起，”我说， “我的客户想要太子。”

太子只是其他人给他的绰号。她不见得这么叫他。

“您可以任意出价。” 我低声补充道，但我十分怀疑钱币在这场交易中的作用。

她于是回问我：“anna， 欲望应出价多少? ” 她握了一握我的手，笑笑，便走开了。太子垂着头紧随着，他是她的欲望。

她说：“没有爱可以活，但是没有欲望呢。”


2.

“是欲望令你美吗。是欲望令你创造美吗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爱呢。”

“我有欲望和美，为什么还要爱?”


3.

太子穿着前端开口的纱制长裙，走路的时候便展露出双腿。我总是首先注意他的下部，因他的双腿实在是完美。那种修长的美丽线条完全不同于女人，即使包裹在纱裙之下亦是。那是属于男子的裙，有一种令人魔幻的诱惑。仍是裸着腰臀，裸着他的玫瑰。当看到他时，便有欲与其在床上纠缠致死的渴望。

他的皮肤是浅麦色，乳晕仿佛透明，左边穿了金环，嵌在皮肉之中。不觉残忍，只觉美。

但他的美是残忍的，那样旁若无人的美到令人骇惧，令人不可自制，令人无比绝望，令人渴望就此堕入无边深渊。

“ 我可以出任何价钱，或者你亦可以指出任一个名字，我与你交换。”

她与我碰杯， “呵，我日日与这个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们相处，各种种族和肤色。别忘了我是男装设计师。” 她饮酒， “还有一个工作组专门奔波各地为我网罗新的男模，什么样的美我都见过。”

“或者任一样东西，无论多么稀有及昂贵。”我相信这是我从业以来，所接手的最有意味的工作。

“有什么东西比欲望更好。”她一饮而尽。她探手抚摸他的玫瑰，而他跪俯着任他抚摸。他跪俯着像一匹美丽的无鞍的马，裸着整条脊背。她牵过我的手，让我的手指触在上面，在冰冷的肌肤上上滑动。

我仿佛触到了月光。呵，男子的肌肤。

她牵他的头发令他仰头。烛光下我不敢注视他的脸。美丽是令人骇惧的，甚至连注视也不敢。然而她却让我的手指探入他口中，那柔软的府地。他张开眼望我，目光柔顺，尽职的吸吮着我的手指，舌头甜腻地缠绕着我，蠕动的湿润的，是这个美丽男子的口舌。

“抚摸他，上颚，喉咙，任一处你从没抚摸过的地方。”

可以吗。我知道那是痒麻欲呕的。太子微张着口任我抚摸，顺从地接纳我放肆的带着恶虐的手指。从没有过这样迷人的触觉，天鹅绒般的触觉。他微合着眼，眼睫轻轻闪动。但是眉头轻蹙，似在忍受。

如果我可以拥有他，我想，我会好好的疼爱，而不是，恶虐。

女巫抬起我的脸， “anna， 你感受到欲望了。”

是的。我抽出手指，我感受到了。我在她的引导下进入欲望，这令我感到不安，她像真的女巫，引诱我品尝某种魔药。虽感罪恶，我却愿意继续下去。这即是欲望。


4.

男子的顺从是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吗。

我一整夜都睡不好。半梦半醒，不断的梦到我在做爱，与太子。他在我的身下挣扎呻吟，而我像男子那样进攻着他。有些梦里，我分不清自己是男是女，我像男子那样，对欲望生吞活剥，用力地揉搓着他。

以至我醒了，还在床上揣摸梦中主角是否自己。但我一想到那样的情景，便血脉贲张。

我也有很多性，我的对手也是优秀的男人。他们使尽技巧取悦我，但从没令我如此渴望。我迷惑了。

我原以为性不过如此，所谓欲望不过如此。

但是太子犹如一面魔镜，令我窥见不同的境界。仅忆起他那温顺的目光，自下而上地望过来，我便感到自己即将变做肉欲膨胀的魔鬼。

他每天穿上她为他准备的衣装，为她裸露她喜欢的身体部位，跪俯下来给她的手指抚摸……她可以抚摸他的任何部份，只要她想，呵。

为何他会那么样的顺从。在他非凡的美貌之后，更令人难以抗拒的吸引，是他的驯服。

驯服而不卑贱，诱惑而不淫荡。也许我的主顾是因此而看中他，并且不惜任何代价。


5.

我以为离开女巫的衣饰，太子便会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他的眩目。然而不是的。

她让我看他的裸体。他便褪去所有衣物，仅余左乳的金环，和后臀的玫瑰。他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着光泽，令我蜷起手指克制抚摸的欲望。他跪在我面前，赤裸着香甜的男体气息。两腿间的果实饱满着，是无比完美的形状。

“他有玫瑰的甜味。”她拖他过去亲吻他，然后推给我。

“我…可以吻他? 我不禁颤抖。

她笑了， “anna， 你可以呢。”

我便如着了魔般地依从她的话，将嘴唇凑过去。太子闭着眼睛，在我贴近的一刻，他的身体抖了一下。我知道了他的抗拒，便收回动作。然而已从他鼻尖侵夺了他的味道。那是似沾着晨露的玫瑰的淡淡甜味。

我也忽然了解到，无比顺从的他，也有自己的感受。

女巫已然察觉了一切，她拍拍他的脸， “乖，张开嘴巴，给anna亲吻。”

太子便依言抬起头，双眼望着我，启开双唇。

这种对成年男子的刻意凌辱，以及他应对凌辱的逆来顺受，令我感到不忍。 “不要了。”我主动拒绝。

女巫静静地看着我，说：“那么，今晚把他送给你。”

送给我?为什么? 我望着眼前若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人，我实在不能了解她。

太子听到这样的话，虽然仍保持着等待亲吻的姿势，却垂下眼了帘。

她始终不肯成就我的交易，却愿意将他交给我，一个晚上。一想到今晚可以拥有那样的身体，我的手心都感到酥麻。

我担心着自己会发狂，会变成吸血鬼一样疯狂。虽然我一个晚上什么也吃不下，也没心思考虑任何事情，然而我故意拖延时间不肯回房。

我知道太子正裸着他的身体等着我，在寝被上如盛开的一朵欲望之花。我不拒绝随心所欲的性，但是我不能碰他，因他对于我，似一种洪水猛兽般的魔。

他是我交易的商品，如果这宗买卖可以成交，我将获得10％的报酬。这是非同一般的大数目，我决定得到之后便退休，找个南太平洋的小岛了却余生。

过了夜半，我终于回房里去。床头的灯开着，太子侧身卧在灯光里，整身搁在被子之外。从肩项至脚裸的曲线全部收入我眼内。我以为他睡着了，按捺不住凑过去细看他的脸。这么的精致的男子的脸，柔软的半长头发，耳上串着细小的金环。我用手背轻轻摩擦他的脸颊，光滑但是与女子不同的紧致。他居然睁开眼，望着我展开一个笑容。很甜美的笑容，令我有恶虐的欲望。

我知道他是不愿意的，他被迫献身于我，然而他仍然奉一脸笑给我。我将他的脸扳成适于我亲吻的角度，动作稍带着粗暴。他淡失了笑容顺从我，与我的目光对视时又半展开，那种笑容像对陌生人的意图似懂非懂的婴儿，只一味送上讨好的笑。然而那笑又是甜美的，毫不设防，令人心疼。

我以为他怕我，我注意到他的双手被皮铐锁在背后。我搞不清是否要吻他，是不是我的吻会令他困扰。虽然他对我展开笑脸，但反倒让我心疼。

“你不开心。”我对他说。

他望着我的眼睛，似乎迷惑于我的话。

“男子不应抗拒这种事，何况我是美女，不是吗。”我继续，感到自己渐渐展露残忍。

他也仍然继续望着我的眼睛，他的眼瞳深深地，深深地望过来，笑容僵在嘴角。

“如果你抗拒，就不要笑。”

他终于垂下眼睛，终于开口， “对不起…”

是我在刻意的伤害他，他却说对不起。 “为什么要说对不起?”

他不肯再抬眼，低声说： “…请不要太粗暴。”

“如果我粗暴的话你可以反抗，不是吗。”

他扭过脸，但是声线仍不改柔顺， “我不会做那样的事。”

“为什么不会?”

他拒绝回答。

我气恼不再理他，转过身将他弃在那里。就算我拿起床几上的鞭子抽他一顿，他仍是这么个模样。呵，我这才注意到床几上被放置了那么多物什，仅鞭就有五、六种，怪不得太子那一副紧张的样子。

我回转身帮他盖上被子，他的身体暴露在冷气下冻得冰凉。他用极低的声音说： “对不起，我不知应怎么做。”

我也不知如何安抚他，只是说： “我不会那么样对你，你睡吧。”

“你爱Crystal?”

他默了半晌否认道：“没有。”


6.

次日我便去找女巫，对她说我放弃这单生意，然后收拾东西准备打道回府。她却希望我可以留多一日。

坐在房里看到太子的身体留在床上的印痕，忽然心里感到些许懊悔。我不得不承认我太想拥抱他，紧紧地拥抱，直到最后。

入夜的时候女巫派人来，我随他走进女巫的房间。入目是巨大的玻璃幕，我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。

女巫坐在宽大的虎皮椅上，吸着长长的烟嘴，纤细的烟管另一端吐出淡淡蓝的烟，她隔着烟雾看到我来，若无其事地笑笑，示意我落坐。

玻璃幕的另一侧，太子赤裸着弓着身体，双臂被反吊在背后，两个健壮的赤裸男子正一前一后的一起侵犯他。他紧闭双目，蜷着眉头，被拉扯头发强迫地仰着头，那么粗壮黝黑的东西插进口里，一下一下地深入喉咙。我注意到他被绳索悬吊的双手，十指紧紧扣起来，他的身体在忍受着极端的痛苦，怎么可以这样。

他的身体曲线如此优美，像一匹马。他的两腿被分开，男子一手扣着他的腰带，一手抚着他的臀，肉器不断地抽插他的身体。太子的腰身那么薄，那样巨大的性器缓缓地连根推入，我惊恐他的小腹会被刺穿。

我全身无力地看着这一切。也许太子常常被这样对待，甚至有更可怕的情节。为什么。

男子们扯着他前额的发，将肿胀的器物轮流的插入他口中，将他当做物什一般的残忍地抽动，直到浊浆泄出来，泄在他脸上。

我站起身向女巫告辞。

“等等。”她将手下递过来的东西交给我， “麻烦你转交给侯爵。”

那是一张光碟。

我离开了女巫的别墅。飞机离开陆地，望着窗外渐渐远去的充满无限秘密的城市，我想，原来这世界居然如此淫靡。


7.

我以为这件事到此为止。没想到侯爵居然派人打电话过来，希望我可以做交易的见证人。

我便如约上了侯爵的游轮。签好契约之后，便来到船舷上庆祝。仆人们开了香槟酒，侯爵端着酒杯，对着女巫说道： “你赢了。”

女巫笑着，将身边的太子推给他。侯爵一手揽住被推过来的太子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太子不明所以，望着女巫，企望得到她的许可逃离这个男人的搂抱。

然而女巫已转过身去，看着舱中走出一名挺秀的男子。她向他奔过去，两人紧紧地拥在一起。那是久别重逢的情侣的拥抱，仿佛隔别了千年的爱人之间的拥抱。

刹那间我明白了一切。

为什么一向低调的女巫这两年频频带着太子在人前出现，为什么她要录制那样的光碟交给侯爵，…以及为什么她居然肯将太子给我。

他只是她用来引诱和交换的筹码。

直升机的螺旋桨带来的旋风吹过船舷，女巫和他的爱人紧牵着，准备登机离去。

侯爵带着胜利者满足的笑容对他们挥别。

只有我注意到太子。

他望着眼前的一切，面色苍白。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然来不及，他用被皮铐锁着的双手攀过船舷，扑到海里去。

我大叫了一声，来不及思考便跟着跃下。

海水如此冰冷，我在水中找到他，他睁眼望着我，十分平静。他脚上的锁链缠绕在船底，我使尽了力气也解不开。

我感到自己的体温正在渐渐失去，我紧紧地抱住他，终于可以紧紧地拥抱，直到最后。


8.

原来令人毁灭的不是欲望，而是爱。

我终于明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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